
38

国
强
把
门
儿

□

李

迪

■■人人 物物

■■行行 走走

神奇的吴垭石头村
□陈奕纯

张
鸿/

图
文

责任编辑：黄尚恩 电话：（010）65005101 电子信箱：xinzuopin@vip.126.com 2014年10月22日 星期三新作品·纪实

2012年的深冬，我去了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的乍曲乡，这
里有一个全国知名的吴垭石头村。

那天，汽车下了省道，在通往村里的小路上起起伏伏，大
约行驶了二里多地，一棵黑铁皮色的大树迎着料峭的寒风站
在路旁，似乎在迎接我们的到来。汽车爬上了一个陡坡，转到
一架开阔的山垭上。时值隆冬，朔风卷地，天气生冷，路上不
见行人，略显冷清。隔着窗玻璃望出去，看到大大小小的石头
遍布山野，这些形状各异、大小不一的石头，顺着45度斜坡，像
一挂挂珠帘从山上垂至山下，一直绵延到山脚。远山近垭，石
头卧虎藏龙，形神森然，满目沉雄，苍莽之气笼罩四野，使人顿
生敬畏。

同去的朋友饶有兴致地告诉我，吴垭石头村整个村庄全
部是用石头建造而成。2009年10月，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和中国国土经济学会评为“第二届中国景观村落”，是中国农
耕文明的典型代表之一。

跨越时代的回响
汽车从铺满石头的乡间小路行驶至村口，在一片平整坚

实的红土地上停下，吴垭石头村像一幅巨大而精美的画面铺
展在眼前，顿时驱散了弥漫在心头的荒寒。

这里是石头的世界，所有的建筑都离不开石头，奇石、石
头器具随处可见，仿佛进入历史隧道，古风扑面。

我们踩着石头小路进村，刚走上一个石台，一位60岁左右
的村民站在自家门前，笑着向我们打招呼：“你们回来了？回
屋里坐吧！”

老人家像是看到多年的游子返乡一般，一句问候，亲切而
自然。我看着眼前的一切，似曾相识，恍惚之间觉得有神奇的
事情在发生，随着这位老人的一声问候，感觉那些无言的石
头，从房后到墙体的角角落落、旮旮旯旯纷纷探出头来，形成
一股强大的磁场。我不由自主地跨上前去，抚摸着老人家的
石门框，一种久违的乡情油然而生。我问：“老人家，您贵姓？”

老人家微笑道：“俺姓吴，我们这里都姓吴，全村没有其他
姓。”

“您祖祖辈辈都住在这里吗？”
“俺们老祖宗老早就来这里了，到我这儿，已经是第18代

了。”老人家拿手指头比画着，仍不忘邀请我们到家里去，“到
晌午了，一会儿你们都回屋吃饭啊！”他身边站着一位大约50
岁的清瘦妇人，像是他家“屋里的”，她也笑吟吟地发出邀请。
一只肩背和头部都长着黑黄色斑纹的大白狗，紧贴着女主人
的左侧站着，毫不设防的样子，欢快地摇着尾巴，向我们表示
友好。

老人家说，现在是冬天，你们春夏来就大不一样了。我问
为什么，同去的朋友说，这里属长江流域汉水上游的白河水
系，为亚热带湿润地区，阔叶林、落叶林植被覆盖率高达80%，
空气非常湿润，气候也很温和，春夏山花遍野，村子周边森林
茂密，古藤老树遮天蔽日，那时候来，更适合写生作画。

“不碍事，这里是冬暖夏凉，啥时候来都好看。你们先到
村里转转吧。”老人家为我们热心地指路，“从这条小路往前面
走，里面深着呢。”

我告别老人，也有意与同去的朋友拉开距离，独自一人往
村庄“深”处走，细细察看每一座老房子、老院落：完好的、坍塌
的，住着人家的、空无一人的。

村里的巷道狭窄而悠长，路面用石板和碎石铺成，高低不
平。在这里，目力所及的全是石头，触手可及的还是石头。石
头房、石头墙、石板路、石板桥、石台阶、石门楼、石院墙、石畜
圈，还有石井、石盆、石桌、石凳、石磨、石磙、石碾盘等，比比皆
是。院内的厕所、排水道也无一不是石头垒砌而成。那些缺
损的石槽，只剩下一半的石磨盘，都在告诉我们岁月的久远和
沧桑。我特意观察了每一家的房顶，上面覆以青瓦，房顶之上
有红砖、青砖垒砌的烟道，与石头房浑然天成，古朴凝重。在
这里，石头诠释着岁月，它们实实在在融入到村民的生活里、
血液里和生命里。石头与人相互依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
生不息。

走着走着，我看到了一道长20多米的石头墙，墙上有一块
长一米多、高约五六十厘米的元宝形石面，上面是一层一层，
层层分明，显然是海水冲刷过的痕迹。石面中间，有无数横七
竖八类似贝壳的小石子，挤压在粗糙的沙砾中，石层的上方仍
然是青青的石面。我想，这种石中有沙、石中有石、石中有贝
壳的现象，也许是远古时代留给我们的印迹。

村里铺路盖房用的这些石块，均取材于村边山石，是村民

用钢钎撬起来的。这里石灰岩、水泥灰
岩、白云岩极其丰富，岩石层外露，石头层
次多，材质硬度适中，节理裂缝分层，易于
开采，为村民建筑石结构房屋提供了天然
的材料。这里的岩石有大而厚的块石，也
有小而薄的片石，用以垒砌墙体或铺地，
基本不用切割，只要按照石块的大小，错
落有致地摆放即可，无论是平房还是楼
房，几乎清一色都是石头房。有平面布局，
平地兴起，也有依山势而建，呈三合院，也
有两进院和三进院。堂屋、卧室、磨房、灶
间、猪圈、羊圈等，布局和理，功能齐全。

桂花时节约重还
石头村的年轻人外出打工者居多，大

部分人家的院落，要么虚掩要么落了锁，
隐约看到村里的老人在自家的房前屋后
出出进进，也许是小学生还没有放学吧，

空旷的小山村，安静得有点寂寥，在夕阳下平添了几分悠然的
诗意。

这里的每一块石头，即便是小小的片儿石，都是有生命
的。

石头墙上的每一块石头，方的圆的、缺角少棱的，都在告
诉我一个秘密，这里的山原本不是山，这里的垭原本不是垭，
在很久以前，这里是深不可测的汪洋大海，它们是大海的产
物。经过大海洗礼的石头，色彩极其丰富，即使被能工巧匠砌
嵌在墙，在冬日的阳光下，依然散发出远古的光芒。要探究这
里的奇特现象，非地质学家、人类学家莫属，我们对大自然的
认知往往有限。在我看来，它的美学价值已经使来者叹为观
止。

房屋构架、道路铺设，无心插柳柳成荫。这里的每一道
墙、每一条小路、每一级台阶，都是一幅画。其色彩线条、水渍
磨痕，无不透出石头的神奇功能和神韵，在岁月的打磨下，不
经意间蒸腾出色彩斑斓的画面，真实而唯美。

且不说石头的造型别致、巧夺天工，单说色彩，已美不胜
举。黛青、竹青、石青、鸭蛋青，各不相同；金黄、橘黄、杏黄、土
黄，相互交融；海蓝、深蓝、浅蓝、天蓝，层层叠加；深灰、烟灰、

土灰、浅灰，相互交错；黛绿色、翡翠色、嫣红色、绛紫
色、藕荷色、赭石色，夹杂其中。有的黄中透红，有的
一层青绿一层赤红……人工无法描摹，那是亿万年
自然造化的神奇杰作，由智慧的吴垭人，把它们从

“海底世界”打捞到“岸上”，形成乡村独特的建筑文
化，立体地呈现在伏牛山的山巅之间。

作为画者，我们对周围事物的感知，投射在视觉
里的主要是色彩，我们为之敏感为之痴迷的也是色
彩，因为色彩是大自然最直接最丰富的语言。在这
里，高高矮矮、错落有致的石房子，呈现出五彩缤纷
的色彩，在烟云缭绕中，散发出大自然的无穷魅力。
尤其那挑高的黛瓦房脊，浑身布满苍苔、在树林里沉
睡千年的斑马色巨石，都给人一种奇幻的印象。触动
心魂的文化体验，是一种滋养，如饮醇酒佳酿一般，
我被吴垭石头村的瑰丽色彩深深打动。

在一家门前，放着一个长约八尺、宽有一尺半的
大石槽，这样大的牛槽在村里很少见。从房子的布局
规模来看，昔日这家定是人畜兴旺的大户。石墙外，
宽阔的石头门楼两侧，7 棵高大而挺拔的梧桐树环
绕着院墙外围，伟岸笔直的树干顶天立地，耸入云天。

豆绿色的树皮上，泛着绒绒的朦胧的白色光，几片打着卷儿、形
似荷叶的梧桐叶子，虽在寒风中萧瑟飘荡，但叶脉间泛出的浓
浓军绿色，仍使我想象到这里年复一年翠荫如盖、凤鸣朝阳。

房子依山而建，坐北朝南，房后林木丛生、杂树交错，厚厚
的落叶、干草、树枝覆盖着山坡。如果是在夏天，定是遮天蔽
日，郁郁葱葱，加上 7 棵梧桐树呈环抱之势，门前视野开阔明
朗，真正一处好风水。

踩着石径小路上的干牛粪，我走进另一家敞开着的院子，
老屋的墙内，是红土胶泥合着麦秸抹上去的。房子有被大火
烧过的痕迹，房顶已经坍塌，墙上被烟熏得黑乎乎的，用手触
摸一下裂缝的红泥巴墙，质感与石头一般坚硬。当地村民告
诉我，这一家人早已经迁往县城居住了，而我分明能感受到主
人生活过的种种痕迹和烟火气息。院子里有一棵百年以上树
龄的金桂树，枝繁叶茂，亭亭如盖，巨大的树冠遮住了多半个
院子，在寒冬里透出无限的生机与活力。虽然主人离开了家
园，它依然默默地坚守着这份忠贞，为主人呵护着这份宁静，
期待着主人“桂花时节约重还”。仔细观察这棵金桂树，依稀
看到繁密的干花瓣儿留在枝桠里，一任北风吹过，散发出幽幽
清香。

沧海桑田的神话
从地质学的角度看，吴垭是一个地质文化博物馆。那随处

可见的火山石，有的零星散落，有的呈蜂窝状分布。有的青色
巨石，看上去比大象还要大上10倍，像海龟卧在山间，有的则
像巨龙匍匐在山坡。可以看到，这些石头是由火山喷发时形成
的五彩岩浆，混合着泥土和各种植物茎叶形成的。经过大海万
年浮沉，造就了这里的层岩。还有刚进村那漫山遍野的类似板
岩的大石头，千层饼一样相互叠加的青石和红石，都告诉我这
里曾经经历的沧海桑田。

在村里，随处可看到青石板里夹着红石板，红石板里夹着
青石板。有科学家分析，很久以前，这里是海边，每天都有大量
的淤泥或红砂在这里淤积沉淀。经过地壳运动，这些淤泥和红
砂都变成了岩石，淤泥变成了青石板，其质坚硬，红沙变成的
红石板，石质相对薄脆。人们起了这些板材盖成石头房子，既
是创造也很科学。

在通往半山坡方向的小路上，我发现一棵标有500年树龄
的黄楝树，树干斑驳，满身疮痍，从枝干中透出生命的顽强，足
以见证这里的辉煌与兴衰。这棵古老的黄楝树是村子里的“活
神仙”，树下有被村民们供奉的痕迹，看起来香火不断。

惟有知情一片月
吴垭石头村的美学源头，应该追溯到270年前的一个传奇

故事。
在吴垭村的村东沟处，有一块墓碑，这块墓碑是大清咸丰

二年二月所立。碑文记载：“迪元，祖居堰坡，乾隆八年，迁居于
此，迁时并无地亩，尽属荒山……”乾隆八年，河南省内乡县
的农民吴迪元，响应乾隆皇帝的号召，带着妻儿走进了大山，
开垦荒地。在这个村子里，所有的人都是吴迪元的后人，因为
居住在两山之间的高地上，故有“石垭”之称。

当时吴迪元只有一个儿子叫吴复周，后来吴复周又生了3
个儿子，吴家的人丁开始兴旺，子子孙孙繁衍下来，到了今天
吴家已经有第 19 代子孙，40 多户人家，于是也就有了吴垭这
个山中的村庄。目前这里古建筑面积有5620平方米，保存较为
完整的石头建筑群93座，现存房屋200余间。这一切都源于宛
西汉子吴迪元的那一次迁居。

亿万年前，这里沧海横流，这里的石头曾是一粒粒沙子，
火山喷发地动山摇时，它们在沉睡中浮出水面，在生命的摇篮
中生，在生命的摇篮里死。生生死死多少回，硬是把灵魂磨砺
挺拔，把血脉锻造坚韧。生命伴着一次次惨烈的蜕变，终于被
凝聚在沙砾土里、血里泪里，低下的头颅，再高昂地抬起来。为
了被垒上一墙一垛，为了能守护那窗前的灯火，更为了生命的
尊严，它们几经浮沉，终于使自己的生命和人类的生命一样，
焕发出灼灼光华。

可以想见，最初，在吴迪元看来，那不是石头，是他的兄
弟、姐妹、少年伙伴，是与之同呼吸共命运的故乡亲人，是他老
家院子里的太阳花，是他家乡田野上的狗尾巴草，是他浓浓的
乡愁。于是，他一到此地，即与石头结下难割难舍的情缘。他以
全部的感情亲近它们、了解它们、抚慰它们，发现它们的生命
灵性，啼听它们灵魂的吟唱。

“惟有知情一片月”。在茫茫荒原上，他把他的生命与这些
石头紧紧相连，同命运共呼吸。不然，为什么那些石头深情地
看着他，向他发出强烈的召唤，吸引他、引领他，给他以开创新
生活的启迪？

吴迪元初到此地时，一定只是想为自己和妻儿盖一所能
栖身的石头房子，聊避风寒，不料那些被他亲近、被他撬起的
青石红石却对他发出了会心的一笑。在万物有灵的自然界，人
类的聪明才智，有着无限的潜力，有待多重生命的引发。吴迪
元终于发现，你若爱，被爱者一定会对你深情回报。

我们自以为是天下的掌控者、宇宙的主人。然而，对于时
间而言，人类是如此的渺小，惟有那些躺在地上、山坳里的石
头，还有蓝天白云、阳光空气才是时间的主宰者，才是永恒，它
们是我们人类亿万年前乃至亿万年后的祖先。

吴垭村的石头，从原始的荒野走进人们的视野，参与人类
的繁衍生息，养育温暖这一方百姓，它们的一呼一吸，都与人
血脉相连。吴垭村的人们，因为有石头做伴，这里的空气将永
远弥漫着悠远的风雅物语，永远弥漫着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浓浓深情。

面对大自然和茫茫宇宙，所有万物都有着同样的孤独和
茫然，同样的希冀与期待。 （摄影：蒋宁宇）

认识李国强已有数年，算是老朋友
了。他为人热情、率直、豪爽。去年某天，
他对我说，你上微信吧，里面信息很多，
还可以跟朋友随时交流。我说好。忙乱
几日，未上。他又打电话说，你还没上
啊？快上吧！我又说好。忙乱几日，仍未
上。又见到他，他再说，你怎么还没上？
啊？不会？我现在就教你！

就这样，手把手，他带我走进微信
世界。方寸乾坤，信息如潮，你来我往，
收获颇多。

在信息激流中，国强是奔腾的浪
花，其信息发布量之大，涉猎面之广，让
我目不暇接。更没想到，今夏巴西世界
杯期间，他白天工作，夜晚观球，用眼的
追逐、指的跳跃和心的起伏，竟然弄出
一本在我这个伪球迷看来很专业的“微
信球评”！

同样守着电视，感受各有不同。我时
困时醒几欲入梦，谁赢了谁呀？而国强则
且观且思，且梦且悟，一场球踢完，微信评球立马发
出；世界杯结束，书也完成。原因何在？激情、爱好，自
不必说；认真钻研，一丝不苟，是我的另一答案。

国强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几十年，担任过文史类
杂志的主编、美术出版社的总编辑，现任职于群众出
版社。认真钻研、一丝不苟是他的治学作风，更是他
的工作态度。经他终审签发的书稿，可谓出版前最
后一关。除内容不能出问题外，错别字乃至病句的
修正更来不得半点儿马虎。拿球场做比，如守门员
把门儿，漏一个字，如漏一个球！临门一脚，你能否把
得住？

把不住的人，干不了这个！
当初，我第一次去他办公室拜访，他正凝神审看

书稿，根本没注意到我进来。只见办公桌上摆了一大
摞词典——《现代汉语词典》《古代汉语词典》《现代
汉语规范词典》《通用规范汉语词典》……我正迟疑，
他抬头发现了我。

哦，来了，快请坐！话音未落，又转了题，你看，
“美轮美奂”，写成“美伦美焕”。四个字，错了两个。编
辑疏忽了，到我这儿再漏掉，印成书就麻烦了！说着，
他笑了起来，又说，有一回，一本书稿里漏排了一个
字，“大子向后一甩”，顺着上下文看，应该是“大辫子
向后一甩”，编辑没细看，随手把“辫”字添成“奶”字。
我一看，差点儿笑掉大牙！

我笑着说，差点儿掉，就是没掉，所以你的牙现
在还好好的！

哎，巧了！国强指着书稿说，我刚刚改了这本书
里面的两个差错，一个就是“差点儿”。“点”后必须要

有儿化音的“儿”，不能只写“差点”。再一
个，“做事用点儿心”，“点”后也必须要有

“儿”。没有，就出毛病了，成了“用点心”，
就是吃点心的意思。做事吃点心？你到底
是做事啊，还是吃点心？

我说，先做事，后吃点心。
他说，那可不行，肚子饿啊！还是先

吃点心，再做事。
纠错，是我俩第一次见面的主要话

题。想不到以后竟然成了规矩，但凡见
面，必谈纠错。因为每次约好在办公室见
面，他总是把脑袋扎进书稿里等我。有一
次中午，说好了，我买单请他叫朋友们过
来小聚。结果，我一进门，他又谈起纠错，
谈得兴高采烈，一看表，快 1 点了。急忙
打电话，人家说，还请什么呀，早吃过了！

世界侦探推理文学名著《福尔摩斯
探案全集》自1981年由他所在的群众出
版社出版后，一直没修订过。3 年前，社
里决定修订再版。全书近 1800 页，国强

加班加点，字斟句酌审读两遍，改正多处差错，细致
到连作者署名都修订了瑕疵。原译本署名：“阿瑟·柯
南道尔”。英文直译应为：“阿瑟·柯南·道尔”。该社出
版的另一部世界文学名著《古拉格群岛》修订再版，
国强亦是审读再三，心细如针。在原译本中，有这样
一个句子：“一个女犯的演讲打进了人们的心里。”

“打进……心里”？他感觉译文似有不妥。核对俄文原
版，直译就是“打进……心里”。打进人们的心里，不
就是打动了人们的心吗？最后，这个句子改为：“一个
女犯的演讲打动了人们的心。”

准确，流畅，典雅，信达雅。一个“球”也不能漏！
说起国强“把门儿”，还有这样一段往事，不仅表

明他治学严谨，更体现了他做人耿直，讲究原则。有
一年，他当时工作单位的上级部门领导，请了一位知
名书法家，为一本书法楹联书题写书名，准备出版。
国强一看，所题书名的最后两个字，“百副”写成了

“百幅”。当即指出，这是错字，他不能签字付印。那位
领导的秘书很恼火，说人家堂堂大书法家怎么会写
错字？你这不是故意找茬儿吗？你今天必须签字！你
这个总编辑还想不想干了？国强很犟。他不急不火，
翻开《现代汉语词典》，找到“副”字释义，指给此人：

“副，量词，用于成套的东西，如，一副对联。”囯强说，
楹联就是对联，“一副”是它，“百副”也同样。写成“百
幅”，就是错字。我这是为出版社负责，为读者负责，
也是为这位书法家负责！

结果呢？
还是按照他的坚持改了。
这就是国强。你看他这门儿把的！

2014年8月，我和几位作家一行到西藏公安边防总队日

喀则支队帕里边防派出所体验生活。

我们到帕里边防派出所时，一名叫龙熙的小伙子其实不

在，他休假回家了。

但他的照片张贴在派出所的“梦想墙”上，在众多人中引

起我的注意——因为他的“民族”和他的“梦想”。

“穿青”，这个民族的名称如此好听，但目前还是56个民

族之外的族群，只被称为“穿青人”。在居民身份证上，这个族

群的人只能标以“汉族”或者“其他”，到今年的5月，“穿青”才

第一次正式出现在居民身份证上。

入伍近6年的龙熙想当一名“像郑渊洁那样的作家，为孩

子们的童年带去更多的乐趣”。按常理来说，这并不是一个有

啥特别的理想，可常年工作、生活在海拔4360米以上雪域高

原的边防派出所，在缺氧、寒冷，生活条件差、工作环境恶劣的

情况下，他的这种简单而纯净的理想却显得严肃了起来。

帕里边防派出所1961年组建，期间多次更改建制。如

今，这个派出所的人员既是边防武警又行使着公安干警的职

责。身处藏区，辖区内不是很长的边防线上有14条路径通往

境外，这使得他们维护祖国统一和边境安宁的工作尤其重

要。同时，他们还要积极帮助藏族群众发展生产，脱贫致富，

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在帕里镇，老百姓都知道，有困难找派

出所。2003年，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授予帕里派出所“模

范边防派出所”荣誉称号。

卓木拉日峰下，每天早上，一批“90后”的男女官兵们在

“80后”领导带领下，跑步、出操，他们来自天南地北，为了便于

开展工作，有多位是藏族官兵，也有一些是从大学入伍和援藏

的警官大学学员。如今他们在无法改变大环境的情况下，改

良小环境，建起了蔬菜大棚，还养宠物一般饲养了一群小鸡。

来自山东的姑娘小王，从中国警官学院毕业后援藏，4年后她

就要回内地。从到帕里的那天起，她就在军裤内加上了秋裤，

她说，得穿4年秋裤呀。热情开朗的她要求自己适应环境，愉

快地工作和生活。她养的小狗“可可”成为了全所的宠物，只

要一放开锁链，它就狂追小新兵索朗饲养的那一群鸡，让小个

子兵索朗急得直跳。

所里近期建起了阅览室，但书籍不多。年轻的官兵们业

余时间可以在阅览室读书，也可以在微信朋友圈里交流自己

的阅读感受。他们自娱自乐还拍了一部微电影，名为《蜕变》。

太阳下山，操场上热闹起来，官兵们在打篮球。墙壁上镌

刻着的“艰苦不怕吃苦，缺氧不缺精神”一行字极为显眼。


